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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地
人
到
澳
門
，
一
般
會
按
照
他
們
對
內
地
廟
宇
規
模
的
觀
光
經
驗
來
想
像
媽

閣
—
—
這
樣
一
座
被
最
初
的
探
險
者
殖
民
者
稱
之
為
﹁以
神
的
名
字
命
名
的
城
市
﹂

之
名
稱
緣
起
地
，
該
會
有
怎
樣
一
種
景
觀
氣
象
呢
？

如
果
你
按
照
組
織
方
的
安
排
，
跟
着
導
遊
一
起
去
媽
閣
，
相
信
一
定
會
聽
到
那

同
一
個
故
事
：
最
初
的
殖
民
者
來
到
半
島
、
上
岸
之
後
所
見
所
聞
，
以
及
如
何
因
此

而
讓
這
個
彈
丸
之
地
獲
得
了
後
來
足
以
在
世
界
叫
響
的
名
字
：M

acau

或
澳
門
。

當
然
，
這
一
些
都
限
於
媽
閣
廟
門
之
外
—
—
當
你
隨
着
人
流
，
來
到
廟
門
前
，

或
者
進
了
廟
門
後
，
就
會
發
現
另
一
個
媽
閣
，
一
個
承
載
着
歷
史
風
塵
，
靜
默
地
注

視
着
門
前
海
灣
的
媽
閣
。
這
裡
沒
有
內
地
有
些
廟
宇
那
樣
經
過
了
刻
意
裝
點
的
山
門

，
沒
有
因
為
僻
靜
而
大
肆
佔
用
的
地
盤
。
媽
閣
與
它
所
庇
佑
的
這
座
城
市
一
樣
，
緊

湊
、
精
緻
而
且
並
不
那
麼
張
揚
。
如
果
不
是
導
遊
們
提
醒
此
地
為
到
澳
門
者
必
遊
之

地
，
相
信
下
榻
附
近
、
晚
餐
後
信
步
至
此
者
，
亦
不
見
得
真
會
進
去
遊
覽
一
番
。

如
此
說
來
，
只
不
過
是
因
為
媽
閣
無
論
是
山
門
還
是
廟
院
，
都
不
像
內
地
常
見

的
廟
宇
那
樣
以
﹁氣
﹂
﹁勢
﹂
壓
人
。
媽
閣
像
一
個
歲
月
的
老
人
，
已
經
修
煉
得
完

全
不
需
要
借
助
任
何
外
在
的
東
西
去
唬
弄
人
或
糊
弄
人
。
它
就
像
這
座
城
市
的
老
祖

母
—
—
慈
眉
善
目
的
老
祖
母
，
總
是
在
眉
開
眼
笑
地
親
暱
着
身
邊
的
城
市
。
媽
閣
與

這
座
城
市
之
間
如
此
親
密
相
融
的
關
係
，
並
不
因
為
它
就
座
落
在

這
座
城
市
最
初
發
祥
的
地
帶
，
而
且
如
今
依
然
熱
鬧
非
常
，
而
是

因
為
這
座
貌
不
驚
人
的
小
廟
，
已
經
深
深
地
滲
透
到
這
座
城
市
人

的
生
活
和
精
神
當
中
—
—
這
是
一
座
得
到
神
的
庇
佑
的
城
市
，
這

座
城
市
裡
的
人
是
有
福
的
。

這
樣
說
，
並
非
是
因
為
﹁欺
負
﹂
媽
閣
﹁廟
小
﹂
、
澳
門

﹁城
小
﹂
。
其
實
，
媽
閣
裡
面
的
一
龕
一
石
，
一
塊
匾
一
幅
字
，

亦
無
不
是
百
年
以
上
風
雲
的
見
證
者
。
但
讓
我
真
正
感
到
驚
訝
的

，
是
媽
閣
迄
今
依
然
保
持
着
的
一
種
不
驚
不
乍
、
恬
適
自
安
的
風

度
與
氣
象
。
儘
管
這
裡
每
天
都
遊
客
如
雲
、
香
煙
繚
繞
，
但
媽
閣

廟
裡
，
並
沒
有
多
少
時
尚
印
記
，
一
切
似
乎
都
保
持
着
最
初
的
樣

子
，
那
種
最
初
的
狀
態
。
山
、
石
、
路
、
閣

、
匾
、
碑
刻
…
…
無
不
如
此
。

除
了
這
些
，
最
能
夠
說
明
這
一
點
的
，

是
廟
門
口
為
了
慶
祝
天
后
娘
媽
元
君
寶
誕
而

臨
時
搭
建
的
帳
篷
。
據
說
這
是
為
了
媽
閣
每

年
一
度
的
水
陸
演
戲
會
而
臨
時
搭
建
的
。
每

年
農
曆
三
月
廿
五
日
（
陽
曆
五
月
四
日
至
八

日
）
，
為
慶
祝
天
后
娘
媽
元
君
寶
誕
，
都
要
在
廟
門
口
搭
建
的
帳

篷
戲
台
上
唱
大
戲
。
戲
大
多
一
演
幾
天
。
說
來
湊
巧
，
我
們
到
媽

閣
來
敬
拜
觀
覽
，
正
逢
大
戲
開
演
前
。
走
到
帳
篷
外
張
貼
着
的
戲

單
廣
告
前
，
發
現
今
年
邀
請
的
是
香
港
彩
鳳
粵
劇
團
。
再
看
看
戲

目
，
實
在
是
有
趣
得
很
，
不
妨
照
錄
如
下
：
《
七
彩
六
國
大
封
相

》
、
《
三
審
武
狀
元
》
、
《
隋
宮
十
載
菱
花
夢
》
、
《
紅
菱
帶
》

、
《
八
仙
賀
壽
》
、
《
天
姬
大
送
子
》
、
《
癡
鳳
狂
龍
》
、
《
龍

鳳
爭
掛
帥
》
、
《
長
安
夢
》
、
《
無
情
寶
劍
有
情
天
》
、
《
火
網

梵
宮
》
、
《
帝
女
花
》
。

這
些
粵
劇
劇
目
，
有
些
根
據
戲
名
大
抵
能
猜
出
內
容
，
有
些
則
全
然
不
知
，
不

過
大
多
是
福
澤
吉
祥
的
，
所
反
映
的
，
相
信
也
是
信
仰
者
敬
神
者
最
終
皆
大
歡
喜
、

終
成
正
果
善
果
一
類
。
其
實
這
也
很
好
。
在
這
樣
一
個
越
來
越
物
質
化
、
功
利
化
的

時
代
和
城
市
裡
，
媽
閣
門
前
的
幾
天
演
唱
，
說
的
還
是
幾
百
年
上
千
年
前
的
故
事
人

物
，
還
有
他
們
的
喜
怒
哀
樂
。
或
許
這
些
喜
怒
哀
樂
，
如
今
已
經
難
以
再
打
動
今
天

都
市
裡
的
人
，
就
跟
如
今
有
錢
化
緣
的
廟
觀
，
山
門
越
修
越
高
一
樣
。
但
是
，
媽
閣

廟
前
這
每
年
一
度
的
大
戲
，
相
信
依
然
不
乏
觀
眾
—
—
一
個
簡
單
的
依
據
，
帳
篷
依

然
很
大
，
而
且
帳
篷
裡
面
觀
戲
的
椅
子
，
依
然
是
排
了
一
排
又
一
排
。
這
似
乎
能
說

明
點
什
麼
。
那
麼
，
這
又
說
明
了
什
麼
呢
？

說
明
我
們
依
然
需
要
媽
閣
，
依
然
需
要
媽
閣
廟
前
每
年
一
度
的
戲
台
和
粵
劇
。

那
是
這
座
城
市
連
綿
不
斷
的
歷
史
的
見
證
，
也
是
這
一
歷
史
不
可
缺
少
、
不
可
中
斷

的
一
部
分
。
不
僅
如
此
，
這
一
歷
史
，
如
今
似
乎
也
已
經
深
入
到
這
座
城
市
的
集
體

記
憶
之
中
，
成
為
它
的
公
共
精
神
資
源
中
尤
為
值
得
珍
惜
值
得
傳
承
的
一
部
分
。
於

是
，
媽
閣
廟
前
每
年
一
度
的
大
戲
，
似
乎
也
就
有
了
多
重
功
用
：
演
戲
既
為
自
娛
，

亦
為
酬
神
，
當
然
也
有
褒
揚
先
賢
烈
士
、
義
舉
善
行
之
意
。
無
論
怎
樣
，
這
些
似
乎

都
與
當
下
生
活
有
着
某
些
關
聯
—
—
無
論
生
活
怎
樣
變
換
，
最
基
本
的
要
素
與
需
要

似
乎
並
不
曾
消
失
：
天
、
地
、
人
，
只
不
過
在
形
式
上
有
了
些
改
變
而
已
。
這
樣
看

，
媽
閣
就
不
再
是
一
座
﹁小
廟
﹂
了
。

二十世紀四十
年代，活躍在中國
文壇的作家、電影
編劇和導演徐昌霖
，其文學作品多是
反映城市生活的，

在他的影片中注重人物的刻畫，不論
是民國時期的影片，還是新中國成立
以後的影片，他將一些普通人物刻畫
得淋漓盡致，使人感到真實可信。我
曾看過一九四七年一月由上海桐葉書
屋出版的《天堂春夢》，是他寫作的
一部長篇小說。作品的故事是講述
工程師丁建華一家三口在後方過着清
貧的生活。

抗戰勝利了，丁欣喜若狂，把家
中值錢的衣物變賣後購得兩張船票，
回到上海，與分別九年的老母團聚，
憧憬着能過上幸福生活。誰知工廠財
產被 「接收大員」私分，無法開工。
他失業在家，再加上母病、妻子生產
，房東催還房子，生活萬分艱難，不
得已瞞着妻子悲痛地賣掉新生的兒子
。戰後的現實粉碎了他的夢幻。相反
，丁的鄰居龔某，原是個奸商，勝利
後儼然以 「接收大員」身份飛回上海
。龔弟是個漢奸，也搖身一變成為國
民黨的地下工作者。他們狼狽為奸，
作威作福，欺壓人民。小說透過丁、
龔兩條線索交叉對照，反映抗戰勝利
前後知識分子的悲慘境遇，暴露國民
黨 「劫收」大員的醜惡嘴臉。

長篇小說《天堂春夢》出版以後
，在讀者中引起反響。徐昌霖與電影
導演湯曉丹商議後，把它改編成電影
劇本，由中央電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攝製，請了上海灘的明星飾演片中的

角色，石羽飾丁建華、路明飾漱蘭、藍馬飾龔某、上官
雲珠飾龔妻。出品的黑白影片保持了原作風格，其中的
人和事，幾乎家喻戶曉，獲得極大的成功。影片中的丁
建華是戰後千千萬萬知識分子的縮影，苦熬八年，盼來
的卻是夢幻和泡影，他的遭遇讓觀眾感到真實，無不灑
下同情之淚。對龔某這個 「地下工作者」的暴露也相當
有力。由於影片反映現實，思想尖銳，批判深刻，觸及
社會的敏感問題，它曾遭到電影審查當局的八處刪剪，
特別是原劇本中，丁建華失足墜樓而死的整個結尾被刪
去，改成他茫茫不知去向。儘管如此，影片還是產生了
強烈的批判效果。

徐昌霖（一九一七至二○○一年），浙江杭州人，
一九四○年畢業於四川省立成都戲劇實驗學校編劇系，
一九四一年任重慶中央青年劇社編導幹事和重慶中國電
影製片廠編輯，得以經常出入攝影棚學習電影知識的機
會，從此與文學創作與電影導演結緣。一九四二年他任
重慶《戲劇崗位》副主編，並先後創作了《重慶屋簷下
》、《黃金潮》、《密支那風雲》等話劇劇本，並撰寫
影劇評論近百篇，後結集為《紅燒清燉集》由重慶聯益
出版社出版。抗戰勝利後，徐昌霖回到上海，為 「中電
」二廠編寫了電影劇本《天堂春夢》。一九四八年，他
來到北平，在 「中電」三廠任編劇，編有影片《郎才女
貌》。

不久，他開始從事導演工作，編導了《十三號凶宅
》、《深閨疑雲》、《青梅竹馬》等影片，都受到較高
的評價。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在上海清華、國泰、大光
明等影片公司導演《群魔》、《江南春曉》、《方珍珠
》、《十二小時的奇跡》等影片。

從一九五二年起
他在上海電影製片廠
編導的影片《情長誼
深》、《球迷》、
《新安江上》、《美
食家》、《小小得月
樓》、《多情的 「小
和尚」》、《絕密行
動》、《雙玉蟬》、
《兩個營業員》等，
都受到觀眾的好評。

從影五十多年的
徐昌霖，一生編導影
片二十餘部，都深受
觀眾歡迎，這些與他
的勤奮是分不開的，
就是在他臨終前，也
依然關心着中國電影
事業的進步與發展。

冠上 「都」稱號的
城市越來越多。有文化
之都，有服裝之都，有
荷花之都，盱眙卻是以
一道菜稱 「都」： 「龍
蝦之都」。

小龍蝦的品相並不好，張牙舞爪的，沒
來頭，沒根基，沒文化品位，歷代文人墨客
當然沒落下一筆。可盱眙龍蝦卻是十足的美
味。也許你不信，好些人是先嘗了盱眙龍蝦
才知曉盱眙的。說 「盱眙」外地人或許一時
沒反應， 「龍蝦」一出口，對方便一連串
「知道了知道了」，彷彿滿口流香。更讓人

沒想到的是，蝦跟啤酒扯到了一塊，啤酒蝦
成了絕配。

朋友在街上相遇：吃蝦去？好。一拍即
合。到了大牌檔前一個響指：兩盆蝦。蝦沒
吃酒沒喝便有了興奮勁。蝦上來，不再用招
呼，小姐已碼好兩箱啤酒在一旁，先一人開
一瓶，順手一人發一把啤酒扳。

「十三香龍蝦」是道 「藥膳」， 「十三
香」你以為是味多，那你就小看了。有人說
燒龍蝦的廚師是 「半個郎中」，個個是 「抓
藥」的行家。這我信。方子有：丁香、山楂
、甘草、當歸、甘果、八角、花椒、胡椒、
豆蔻、杜皮、小茴、肉桂、白芷、木香、草
蔻、孜然、甘松、香葉、辛庚、陽春砂。等

等。方子如何配這是秘笈。料要猛，譬如葱，出鍋的蝦
盆裡，會鋪有一大把，少說有半斤。夠味，麻、辣、香
， 「絲絲拉拉」地張嘴， 「唔唔唔─辣死了辣死了」，
把滿是湯汁的手在嘴上拍。喉結一動，饞蟲又上來了。
一甩手，啤酒在案。這啤酒放的正是地方，這啤酒來得
正是時候，這啤酒怎麼就這等恰到好處呢。舉案齊眉，
抑或紅袖添香，不也是佳人相伴、美人在側？啤酒倒是
這等矜持，暗香浮動，幽蘭輕吐，冰肌玉骨，銷火解氣
。無箸， 「雙手撒把」，臉在盆間，嘴在螯間，剝殼，
撕咬，歪頭，露牙，以極其豐富的肢體語言與蝦對囈；
吸汁、吮黃、嗍殼，吃出動靜，吃出響。忘為，忘行，
別紳士，別淑女。所有這些，最後都會讓啤酒消遣得服
服貼貼。放縱恣意，還不都在隱忍過後漸次清醒。盱眙
龍蝦鮮美，燒時還有個秘密你知道麼？那天有個 「郎中
」問我。我不知。 「放啤酒」。 「郎中」狡黠而神秘，
不示人，好像在說， 「一般人我不告訴他」。啤酒蝦，
「緣」來就有你。

盱眙有個龍蝦廣場，據說是內地最大的山地廣場。
廣場邊有個龍蝦博物館，這也是全國唯一的一個龍蝦博
物館。盱眙每年辦一次 「龍蝦節」， 「八年啦」。盱眙
為這道菜做足了文章。山在上，松在上，星在上，月在
上。一桌，兩桌，一百桌，一千桌，想想看，有一萬人
在一起吃龍蝦是個什麼樣子的情形。吃蝦去。好。我是
每年都要去參加這萬人龍蝦宴的。這一餐吃多少龍蝦喝
多少啤酒，我會留意當地的報紙新聞，在新聞裡我記住
了兩個量詞，龍蝦的量詞不是盆不是斤而是 「車」，就
是多少卡車，啤酒的量詞不是瓶不是箱是 「噸」。那場
面，是相當的浩大。

小龍蝦，原名克氏原螯蝦，P.clarkii，原產地是中、
南美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從日本引進，日本更早則從
美國引進。啤酒也非杜康所釀。難怪啤酒蝦這等張揚，
原來都是 「老外」。緣分呀。

近日看到隔幾間屋的同街鄰
居，門口經常有一位六十多歲的
男子在整理草地，拔除雜草。那
間屋前幾年易手，一下子住進七
、八個年輕人，清一色的華裔，
有男有女，也有小孩。晚上車道

泊滿幾部車，有的擠不下，就停在路邊。我猜想這外
表壯健的老人是屋主的父親吧。

這天早上他從我們門前經過，大家點頭招呼，想
不到他有意停下來聊幾句。他說：看你們倆口子每天
散步，擺弄花木，挺滋潤的。聽口音語調，我知道是
從中國來的，笑着應道：你不也輕鬆寫意！移民還是
探親？他哈哈一笑：來給女兒女婿當義工，接送外孫
上學。幾個月後就回去。生活習慣嗎？還好，就是有
些事看不過眼。譬如讀書，像我外孫這般剛入學的孩

子，沒有家庭功課還說得過去，可那些上中學的，也
是功課少得可憐。看租住在我們樓下那兩個高中學生
，成天玩電腦，打遊戲機，讀書像玩兒，還說成績過
得去呢。他揮揮手，邊走邊自言自語。加拿大的寬鬆
教育比起中國學校的嚴格要求，簡直相差一大截！目
送他走遠，我心裡想，老人家有感而發，用寬鬆和嚴
格來比喻兩地的教育方法，起碼說對了一半。輕鬆、
活潑，不給學生太多壓力，讓他們自由發揮，正是這
裡教育的宗旨。不少來自大陸港台的華人，一貫對此
頗有微言。但加國負責教育的部門，卻仍在減輕學生
的精神負擔和功課壓力上大下功夫，真的與華裔家長
的要求大相逕庭。

就以華人人口最多的安省來說，最近省教育廳推
出新措施，取消派發小學及初中學生秋季成績表，也
就是不再用ABCD等字母來評定學生成績，而只用評

語代替。以後每學年第一學期家長收到的報告書，上
面沒有子女學習成績，只有教師對學生的學習能力和
狀況的評語，如非常好，不錯，進展有困難等等。如
果家長不諳英語，恐怕看了一頭霧水。而這樣做的目
的，據說是要使成績比不上他人的學生恢復自信，不
感到自卑。有家長指出，像吃大鍋飯一樣，沒有比較
，缺乏目標，無形中影響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完全不
利於教育質量的提高。

有華人家長歎息，加拿大嘛，有什麼辦法⁈既耽
心，又無奈。實際上這也是很多華裔移民的心結。來
到這裡，不單語言、氣候、環境不同，東西方教育觀
也存在巨大差異。不過，假以時日，相信大家也會緩
慢適應，畢竟人材的培養是為着本土社會的需要，而
加國社會對畢業生的要求，主要並非看在校的學習成
績。

早就聽說廣西北海潿洲島風景
如畫，別具一格。今年三月終於遂
了這個心願去了這地方，然而卻被
兩張船票擾得心煩意亂，至今還心
有餘悸。

到達潿洲島的當天，天氣不佳
：海天一色，遍布輕靄。包車遊了幾個景點後，回到旅社
還不到下午六點，意趣索然之中，我和先生決定搭第二天
最早一班船回北海。聽說出島船票是在北海那邊出票，這
邊只能由碼頭售票處和旅社代訂，我們住的這家碧海漁莊
在網上小有名氣，信譽不錯， 「那訂票就找他了，」
我想。

老闆到北海出差去了，櫃台上主事的是老闆娘，一個
看上去利索幹練的中年女子，我告訴她希望訂兩張第二天
早班九點四十五分的船票回北海。 「喲，阿姨！你怎麼不
早說？上午那趟肯定沒票了。」 「那我們定下午的吧，」
「那好那好，我馬上找關係幫你們聯繫一下。」她忙碌起

來，一會兒打電話，一會兒登記旅客開房手續，一會兒指
揮服務員上上下下，有點日理萬機的味道，我只得耐心在
旁等待。終於看到她又拿起了電話，嘰哩哇啦對着電話那
頭，說着什麼，然後臉上笑成一朵花地對我說： 「搞定！
只不過沒有票，給你們兩個座位號碼和北海那邊一個接你
們的人的電話號碼……」 「沒有票？也能坐船？」我滿腹
狐疑。看來她非常熟悉旅客這種疑慮表情，馬上寬慰道：
「放心吧，又不是只你們訂這種票，我一棟這麼大的旅社

四層高樓就在你的眼皮子下，難道還會坑你那兩張船票的
小錢？我們幹這行要發財就兩字：信用！」 「那是的那是
的。」只怕有辱她的好意，我感覺到自己臉都紅了。」為
了表示我的信任，一聽她說要先付訂金，我馬上拿出買兩
張B艙船票的二百四十元錢，要她打張收條給我，那怕是
白條。 「那沒有，這是為你們代辦，無償服務。我給你一
個姓寧的小姐手機號碼，她會在北海碼頭接你們。放心吧

，一百個放心！」疑慮又浮上心頭，我回到旅店二樓房間
，先生見我用二百四十元只換來有一個電話號碼的小紙條
便說： 「這是不是有點暈？去問一問有沒有一百八十元一
張的A艙票定啊，多花點錢買個安全。」我只得又返回一
樓說明先生的意思。 「A艙？什麼A艙？出島船票從來沒
聽過什麼A艙！」她有點生氣了： 「騙你們對我有什麼好
處？那不是自毀財路啊！」她見我還在猶豫之中，又在一
張小紙上刷刷刷寫上幾個數字和一個手機號碼， 「這是你
們的艙位號碼，座位都訂好了，大可放心了。」 「什麼船
號？」似乎我提醒了她，她飛快地在紙上加上 「飛魚」兩
字。我急沖沖地帶着神聖的飛魚船號和兩個座位號碼上樓
答覆先生，好不容易我們倆取得共識：老闆是地方上的什
麼主任，網上信譽又好，我們應該相信他，只是還要把無
票上船的流程搞清。於是我上上下下跑了三五趟：一次又
一次求證怎樣出島，怎樣入港，怎樣上船下船，怎樣與北
海碼頭接我們的人聯繫，要是船上查票怎麼辦等等，直弄
得她搖頭嘆氣： 「跟你們老年遊客真是說不清」，讓我覺
得我們固執又愚蠢。

晚餐時坐在她家旅客餐廳裡，因心緒不寧，晚飯吃得
索然寡味。正在煩悶之間，上午那位到碼頭接我們的司機
在員工桌上吃完了飯，滿面紅光，興致很好，散發着微微
酒氣伴到我們身邊坐下。先生忙向他詢問買船票的行情。
他一改上午忠厚老實的神氣，神情變得神秘起來，說了些
不着邊際的話，大意是：你們老師傅不像年輕人那樣精明
又沒有中年人那樣強悍，沒有兩三天是弄不清島上住宿、
遊玩、購買船票的潛規則的。對於我們 「無票的船票靠得
住不」這一關鍵問題，他答非所問，顧左右而言他，讓我
們似乎看出否定的回答來。

於是我再次下到樓下，這次接待我的是老闆娘的妹妹
，一個風姿綽約的女子。老闆娘外出辦事去了，她很快撥
通了姐姐的電話，告知我要換票的事。電話那頭大發脾氣
，說票已經託人訂好，無法退了。還叫妹妹又抄下一串數

字交給我，說是七個座位號碼， 「還有一家五口人跟你們
一起走，這下放心了吧？」我看了看這神奇的字條：號碼
又換了，船號也由 「飛魚」變成了 「飛達」。

這晚我們失眠了，一次又一次坐起來討論：上船查票
怎麼辦？出關驗票怎麼辦？罰款事小，一貫恪守公民道德
的我們失節事大；然後又分析旅社的信譽度、老闆娘的神
態、司機的酒後隱語還有那些電話中聽不懂的方言，最後
我們在 「還是等着瞧吧」的無奈中進入兩張船票的怪誕夢
鄉。

第二天吃過早餐，老闆娘又遞過一張小條，仍然是一
串數字和一個電話號碼。 「又換了座位？」剛剛少許安定
的心又懸起來， 「放心放心，一千個一萬個放心！這是北
海那邊剛發過來的票上的號碼，我沒騙你們吧，到了北海
碼頭，就能拿到你們的票啦！」她非常得意，好像救人於
苦難之中的大任已經完成，我們終於也吁了一口長氣。

我們和四川一家五口人結伴到了碼頭。一看果不其然
：出島上船不要票，早班船一到，島上居民，島外遊客一
湧而上，衝入船艙。我們七人在這片擁擠中也上了這飛達
號，互相安慰着：若有人查票，也不怕！反正我們交了錢
訂票，有紙條上七個座位號碼和手機號碼為證。

紙條上的座位很快找到了，船也終於開動。海天依然
一色，潿洲島隱在濛濛煙霧中，依然看不清它的真面目。
船上亂糟糟的，一路上根本無人查票，我想：也許我真的
錯怪了老闆娘？

出碼頭也一帆風順，很快找到了那個姓寧的人（但不
是小姐，是位先生）。他拿着一疊船票，有說有笑地與驗
票員交涉，我站在他們身邊想拿到自己的那兩張票，好光
明正大出碼頭，但他很忙碌似地沒理會我，我也只得罷了
。出得港來，卻驀見四川那家人中一個姑娘拿着兩張船票
向我們奔來： 「船票給我們了，寧先生怕候船室查票，叫
我給你們送來。」我不停地說謝謝、謝謝！兩張船票終於
回到袋中，塵埃落定。一場虛驚！

一星期後，旅遊結束，回到家中，我清理衣物時不經
意又與這兩張船票相遇。我仔細看了看：啊，票上登船時
間竟然是二月十五日，比我們的登船時間提早了一個多月
！原來這是兩張過期廢票。我不由得苦笑：我們依然是兩
名潿洲島的逃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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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
的
﹁最
高
詩
境
﹂
，
是
他
的
自
由
，
別
人
不
必
說
三
道
四
。
至
於
他
宣

稱
這
是
﹁中
國
文
化
之
最
高
詩
境
﹂
，
我
不
知
道
究
竟
得
到
誰
的
認
同
，
中
國

文
化
史
上
恐
怕
也
找
不
出
任
何
根
據
。
中
國
文
化
不
是
余
秋
雨
文
化
，
他
不
能

把
自
己
的
﹁最
高
詩
境
﹂
，
強
加
給
中
國
文
化
。
何
況
，
這
種
玄
幻
莫
測
的

﹁最
高
詩
境
﹂
，
未
免
可
怕
。
用
這
樣
的
語
句
形
容
鍾
山
風
景
區
，
是
褒
是
貶

，
是
毀
是
譽
，
其
實
是
不
難
明
白
的
。

其
三
是
矯
揉
造
作
，
缺
少
真
情
實
感
。
碑
文
詞
藻
華
麗
，
立
意
淺
薄
，
字

裡
行
間
除
了
恭
維
，
還
是
恭
維
。
恭
維
鍾
山
風
景
區
如
何
如
何
，
其
實
都
是
為

了
恭
維
﹁主
事
者
﹂
。
當
然
，
他
也
不
會
忘
記
順
帶
一
筆
，
恭
維
自
己
這
篇
碑

文
。
余
氏
自
稱
，
﹁這
個
碑
文
是
我
的
真
實
心
聲
﹂
，
﹁是
認
真
想
了
很
久
才

寫
的
﹂
。
這
應
該
是
真
話
。
為
什
麼
自
稱
﹁真
實
心
聲
﹂
的
碑
文
，
卻
讓
讀
者

覺
得
言
不
由
衷
呢
？
原
因
也
很
簡
單
，
就
是
作
秀
作
得
太
多
了
。
每
一
次
作
秀

，
都
自
稱
﹁真
實
心
聲
﹂
，
作
秀
到
後
來
，
就
會
以
為
這
就
是
自
己
的
﹁真
實

心
聲
﹂
了
。
這
倒
不
必
奇
怪
的
。
風
景
區
大
可
不
必
立
碑
。
與
其
立
一
塊
碑
讓

人
倒
胃
口
，
還
不
如
把
錢
用
來
降
低
門
票
票
價
，
贏
得
遊
客
的
口
碑
。

小廟大歷史 段懷清《
天
堂
春
夢
》
小
說
與
電
影

王

鵬

兩張船票 彭建平

讀
書
像
玩
兒
姚

船

讀余秋雨鍾山碑文 金陵客

盱
眙
小
龍
蝦

陳
紹
龍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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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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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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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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